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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虑敏感性与青少年情绪化进食的关系：
友谊质量的调节作用

彦廷鹤　朱丽娟△

（宿迁学院教师教育学院，宿迁 ２２３８００）

　　摘　要　目的　考察友谊质量在焦虑敏感性与青少年情绪化进食之间的调节作用。方法　采用儿童焦虑
敏感性指数量表、中国青少年情绪化进食量表以及友谊质量量表对广东省４所中学的８１４名青少年进行调查。
结果　青少年焦虑敏感性与情绪化进食呈正相关，友谊质量与焦虑敏感性、情绪化进食呈负相关；焦虑敏感性能
够显著正向预测青少年的情绪化进食；友谊质量在焦虑敏感性与青少年情绪化进食之间的调节作用显著，在低

友谊质量组，焦虑敏感性显著正向预测青少年情绪化进食，在高友谊质量组，焦虑敏感性的预测作用不显著。结
论　友谊质量可以缓解焦虑敏感性对青少年情绪化进食的不良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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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绪化进食是个体通过摄入甜食或高脂肪食
物来舒缓负性情绪体验的一种不良饮食行为［１］。

青少年是情绪化进食的高发人群［２］，其对个体身

心健康会产生持续的负面影响［３５］。研究表明，焦

虑敏感性是情绪化进食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６］。

焦虑敏感性是指个体对焦虑引发的生理、心理、社

会评价三方面消极结果的惧怕与担忧，是一种稳定

的认知倾向［７］。此外，焦虑敏感性对青少年情绪

化进食的影响可能会因外部环境的不同而发生变

化。友谊质量作为青少年社会支持系统中同伴关

系的衡量指标，是环境因素重要的产物，在青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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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行为的作用机制中起到调控作用［８９］。将友谊

质量纳入青少年情绪化进食模型，有助于进一步揭

示青少年情绪化进食发生机制的边界条件。以往

研究也发现，友谊质量能够缓解焦虑敏感性引发的

问题行为［１０］，并且可以调控青少年情绪化进食的

频率［１１］。本研究以青少年群体为研究对象，考察

焦虑敏感性对其情绪化进食的影响，以及友谊质量

在其中的调节作用，以期为预防与干预个体的情绪

化进食提供针对性的数据支持。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采用整群方便取样的方法，选取广东省４所中

学２８个班级的青少年作为研究对象。在自习课上
发放问卷，所有问卷均当场收回。共发放８９０份问
卷，回收８４２份，剔除规律性作答以及未完成的问
卷，有效问卷为８１４份，回收有效率为９１．５％。其
中男生３２８名，女生４８６名；初中生３９９名，高中生
４１５名；年龄在 １２～１７岁，平均年龄为（１５．２９±
１５２）岁。
１．２　调查方法
１．２．１　儿童焦虑敏感性指数（ＣｈｉｌｄｈｏｏｄＡｎｘｉｅｔｙ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Ｉｎｄｅｘ，ＣＡＳＩ）　采用赵品良等［７］修订的

量表。该问卷共１８个题项，采用１（从来不这样）
～３（经常这样）级计分，包括躯体关注（如，当我觉
得快要晕倒的时候，我会觉得恐慌害怕）、精神关

注（当我不能集中注意力去做作业的时候，我担心

我会不会是疯了）和社交关注（当我感觉害怕的时

候，我不想让别人知道）３个维度。问卷得分越高，
表明个体的焦虑敏感性越高。本研究中总问卷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为０．８６，问卷的结构效度良好（χ２／ｄｆ
＝３．４０，ＣＦＩ＝０．９１，ＴＬＩ＝０．９０，ＲＭＳＥＡ＝００５）。
１．２．２　中国青少年情绪化进食量表（ＥｍｏｔｉｏｎＥａｔ
ｉｎｇＳｃａｌｅｆｏｒ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ｓ，ＥＥＳＣＡ）　采用
陈贵等修订的情绪化进食量表［１］。该量表共１８个
题项，采用１（完全不想吃东西）～５（不可控制地想
吃东西）级计分，包括抑郁、生气／愤怒和焦虑３个
维度。量表得分越高，表明个体情绪化进食行为的

频率越高。本研究中总量表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为
０９０，问卷的结构效度良好（χ２／ｄｆ＝３．２８，ＣＦＩ＝
０９３，ＴＬＩ＝０．９２，ＲＭＳＥＡ＝０．０５）。
１．２．３　友谊质量量表（ＦｒｉｅｎｄｓｈｉｐＱｕａｌｉｔｙＳｃａｌｅ，
ＦＱＳ）　采用崔曦曦等［１２］修订的量表。该量表为

单维度，共１４个题项，采用１（完全不符合）～７（完
全符合）级计分。量表的得分越高，表明个体的友

谊质量越高。本研究中总量表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为
０．９０，问卷的结构效度良好（χ２／ｄｆ＝４．０２，ＣＦＩ＝
０９５，ＴＬＩ＝０．９４，ＲＭＳＥＡ＝０．０６）。
１．３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２５．０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采
用 Ｈａｒｍａｎ单因子分析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相关分析采用 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分析法。采用 Ｐｒｏｃｅｓｓ
３．４程序的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法检验友谊质量的调节作用。
以Ｐ＜０．０５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采用Ｈａｒｍａｎ单因子检验法，将所有的题项进

行探索性因素分析［１３］。结果表明，共析出 ７个特
征根大于１的因子，且第一个公因子解释总变异的
２１．４０％，小于临界值４０％。因此，本研究不存在严
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２．２　各变量之间的相关分析
焦虑敏感性与情绪化进食呈正相关，与友谊质

量呈负相关；情绪化进食与友谊质量呈负相关。因

性别、年龄与焦虑敏感性、情绪化进食、友谊质量的

相关均显著，故而将性别、年龄作为控制变量。见

表１。

表１　各变量的均值、标准差与相关系数（ｎ＝８１４）

变量 珋ｘ±ｓ １ ２ ３

１焦虑敏感性 １．８６±０．３９ －

２情绪化进食 ２．５７±０．７３ ０．６３ －

３友谊质量 ５．０１±１．０６ －０．２３ －０．１４ －

　　注：Ｐ＜０．０５，下同

２．３　友谊质量在焦虑敏感性与青少年情绪化进食
之间的调节作用

首先将焦虑敏感性、友谊质量以及情绪化进食

进行标准化转化，然后采用模型１进行检验。结果
表明，在控制性别以及年龄后，焦虑敏感性［β＝
０２９，９５％ＣＩ为（０．２４，０．３４）］、友谊质量［β＝－
０６４，９５％ＣＩ为（－０．６９，－０．６０）］以及两者的交互
项［β＝－０．０７，９５％ＣＩ为（－０．１０，－００４）］对情绪
化进食的预测作用均显著（见表２），说明友谊质量
在焦虑敏感性与青少年情绪化进食之间起调节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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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友谊质量的调节作用

β ＳＥ
９５％ＣＩ

ＬＬＣＩ ＵＬＣＩ
Ｒ２ Ｆ

性别 ０．０１ ０．０４ －０．０７ ０．０９ ０．７０ ３１．９３

年龄 －０．０５ ０．０１ －０．０８ －０．０３

焦虑敏感性 ０．２９ ０．０２ ０．２４ ０．３４

友谊质量 －０．６４ ０．０２ －０．６９ －０．６０

焦虑敏感性×友谊质量 －０．０７ ０．０２ －０．１０ －０．０４ ０．０１ １６．２４

　　注：Ｐ＜０．０５

进一步采用简单斜率分析探讨友谊质量的具

体调节模式。依据友谊质量的得分将被试分为高

友谊质量组（友谊质量得分高于均值一个标准差

的被试）与低友谊质量组（友谊质量得分低于均值

一个标准差的被试），然后分析高、低两组被试的

焦虑敏感性与情绪化进食的关系［１４］。结果表明

（见图１），在低友谊质量组，焦虑敏感性对青少年
情绪化进食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β＝０．５３，ｔ＝
７．３１，Ｐ＜０．００１）；在高友谊质量组，焦虑敏感性对
青少年情绪化进食的预测作用不显著（β＝－０．１５，ｔ
＝－１．７７，Ｐ＝０．０８）。

图１　友谊质量在焦虑敏感性与青少年情绪化进食
之间的调节作用

３　讨 论

３．１　焦虑敏感性与青少年情绪化进食的关系
本研究发现，焦虑敏感性能够显著正向预测青

少年的情绪化进食，与以往研究结果一致［６，１５］。该

结果支持了疼痛的恐惧回避模型的观点［１６］。高

焦虑敏感性的青少年相信焦虑会引发胃痛、头晕、

心悸等一系列痛苦的生理反应，从而对焦虑这一诱

发躯体疼痛的信号进行灾难化地曲解，激活恐惧
回避的非理性信念［６］，促使个体选取既能转移注

意力又能获得饱腹感这一高收益的进食行为来逃

避焦虑情绪。此外，该结果还验证了情绪化进食回

避模型的观点［１７］，高焦虑敏感性的青少年认为焦

虑会引发自己在社交场合的尴尬，促使个体形成过

度的自我厌恶，这种自我厌恶会加重焦虑、抑郁、羞

耻等消极情绪的体验强度，较高水平的消极情绪会

窄化青少年的认知范围［１８］，促使个体无法对环境

线索做出理性的思考与反应，只能将注意力转向个

体内部寻求缓解痛苦体验的应对策略，最终导致个

体采用不需要消耗过多认知资源的这一低成本的

进食行为来缓解个体的不适体验。这一结果提示

家长、教师、同伴可以通过降低焦虑敏感性的途径

来帮助青少年减少情绪化进食。

３．２　友谊质量的调节作用
本文结果显示，友谊质量在焦虑敏感性与青少

年情绪化进食之间起调节作用，具体而言，在低友

谊质量组，焦虑敏感性对青少年情绪化进食有显著

的正向预测作用，在高友谊质量组，焦虑敏感性的

预测作用不显著。该结果验证了假设２，也支持了
社会支持网络理论的观点［１９］，即友谊质量能够缓

冲焦虑敏感性对情绪化进食的不利影响。高友谊

质量意味着青少年可以从同伴那里获得较多的物

质支持与情感支持，当个体处于惧怕与忧虑的情绪

状态时可以向同伴寻求帮助，不需要采取进食这一

短期受益的回避性应对行为来缓解内心的痛苦体

验。此外，该结果还契合了青少年社会适应风险模

型中“雪中送炭”的模式［２０］，即友谊质量的保护作

用在焦虑敏感性水平较高时更加明显。在低焦虑

敏感性的青少年中，大部分人的情绪化进食较少，

友谊质量发挥不出明显的保护作用；相反，在高焦

虑敏感性的青少年中，大部分人的情绪化进食较

多，友谊质量就有更多减少情绪化进食的空间。友

谊质量对情绪化进食的保护作用随焦虑敏感性水

平的增加而不断增加。这说明可以从加强友谊质

量的角度来预防青少年情绪化进食［２１］。此结果为

青少年情绪化进食模型补充了同伴环境方面的边

界条件，有利于开展针对性的预防和干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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